
19世纪末叶外国在华银行的投资活动

汪敬虞

19世纪的最后五年,也就是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到义和团运

动的兴起,是世界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第一个高潮期。作为

对华经济侵略重要工具的外国银行,它在中国的活动,也出现了一

个重大的转折。银行的投资活动上升到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它

的内容包括财政借款、铁路借款和企业投资三个方面,无一不反映

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特征。

本文的论述,主要限于 19世纪的最后五年。其中企业投资因

与外国扩张对华贸易有直接的联系,所以适当加以追溯,以求获得

全貌。

一、财政借款的扩大

外国银行投资活动的加紧,首先表现在对中国政府财政借款

的增加上面,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在加强防务的名义下,

先后通过英德两国银行举借几笔数额不算小的债款。先是 1894年

11 月和 1895 年 1 月英国汇丰银行对总理衙门的 1000 万两规银

和 300万镑英金的借款,后是 1895年 6月德国国家银行和英国麦

加利银行分别对南洋大臣张之洞的借款各 100万英镑。这几笔借

款折合成银两,总数达 4000万两以上。其中 1895 年汇丰银行的

300 万英镑借款,折合银两 1800 余万,在汇丰对中国的的财政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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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上,这是空前的。①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为了对日赔款的需要,清政府又先后向

俄、法、英、德四国进行过三次巨额借款,这就是 1895 年 7 月的俄

法 4亿法郎借款, 1896年 3月和 1898年 2月英、德两次各 1600万

英镑的借款。这三笔借款都是通过各自在中国的银行进行的。其

中俄法借款是通过俄法财团组成的华俄道胜银行进行的,而两次

英德借款,则由汇丰和德华两家银行包办。三年之中成交的三项借

款,折合银两,为数达 3. 1亿两之巨。② 在中国的外债史上,这也是

空前的。

这三次巨额借款,是列强争夺经济、政治权益的具体体现,也

是划分势力范围高潮的先导。在这一进程中,外国银行的活动,起

了关键性的作用。

首先,他们都竭尽全力攫取借款的权益。沙俄是资本主义世界

的后起者,当时资力并不充裕。它修建横贯欧亚的西伯利亚大铁

路,耗费了国内大量的现金储备,不得不举借外债。③ 这种借钱修

国内铁路而出钱修国外铁路的行径,就曾受到英国人的嘲笑。④ 但

是,为了攫取 4亿法郎的借款权,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权益,俄国不

惜硬着头皮充阔佬。它成立了一家专司贷款的华俄道胜银行,除了

自己在银行中投入大量资本以外,还和法国合作, 利用法国的资

本,而所有对华贷款,都要由“俄主颁谕加保”⑤,他人不得染指。当

中国政府提出向他国分借时,得到的回答是“万办不到”⑥。

同样,英德也不甘落后。当第一次英德借款甫经宣布之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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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和柏林的银行家就竞相表示愿意提供三倍乃至四倍以上的约定

借款。英兰银行 (Bank of England)还出面保证认购债券人的本息

偿付。① 借款偿还期限也比以前大大延长。俄法和英德第一次借

款,还本期限都长达 36年,这是前所未有的,而英德第二次借款,

则更延长为 45年。② 有的借款还特别规定中国政府不得加速偿还

或提前一次还清,目的在于防止清政府“以债还债”即“转借俄法以

偿英德”。③ 为了争夺借款权益,各方都竭力降低借款条件:第一次

英德借款,英德方面最初所提的条件为年利 5% ,折扣为 89. 5%。

当中国政府以条件太苛犹豫不前之际,法国和美国的资本挤了进

来。在总税务司赫德的周旋下,英国立即同意将折扣提高到 94% ,

终于达成了这笔借款的协议。④ 而在进行金镑与银两比价的谈判

中,当汇丰要求金银比价应按当日市场汇价作有利于金镑一方下

调 0. 025%受到中国一方的拒绝时,赫德又怂恿总理衙门暂时接

受下来,将来找机会调整,把汇丰银行打扮成“会最好照顾你们”的

“代理人”。⑤最后为汇丰银行取得这笔贷款的权利。当然,汇丰银

行也并非等闲。在英德第二次借款中,它的北京分行经理熙礼尔

(E. G. H illier)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借款的抵押中,他坚持在

关税之外,还要加上苏州等七处厘金收入 500万两,并“应即行派

委总税务司代征”⑥,开海关总税务司经营厘税征收的先例。事后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 (C. M. M acdonald)嘉奖说:“这次借款的成

功缔结,可以说完全归功于熙礼尔先生。他表现了不倦的努力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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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困难的丰富经验,还要加上他的坚定以及在必要的时候勇于承

担责任。汇丰银行有了这样维护他们利益的代表, 真是非常幸

福。”① 英国权益的满足,溢于言表。

当然沙俄政府也不会无动于衷。作为对抗的手段,道胜银行也

派出了最强有力的人物,长驻北京。它的第一任北京分行经理璞科

第 (Д1Д10оϑотилов)就是一个打通中国宫廷内线的能手。他在北京
官场的活动,使得汇丰银行的代表有时也不得不甘拜下风。这种对

抗,甚至发展到搞小动作的地步。当 1899年 7月汇丰北京分行举

行新厦落成典礼之时,在京各国都有代表出席祝贺,中国方面连李

鸿章都亲临会场,而俄国代表就是不出席赏光。②

除了英、德与俄、法的争夺以外,美、日、意乃至荷、比等小国也

力图挤进来分享一杯羹。日本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羽毛未丰,国力

还不如沙俄,更不要说和英国相比,它不但没有输出资本的能力,

而且还需要国际资本市场的调济。尽管它在甲午战争以后,从中国

得到大量的战争赔款,但仍然要向伦敦资本市场发行公债,为数达

2500万英镑之巨。③ 然而,与此同时,它却不放弃对中国借款权的

争夺。代表日本政府的横滨正金银行,就曾经拿出相当于 200万英

镑的资金,争购中国的债券。④ 不仅如此,一个正金银行满足不了

自己的欲望,日本政府还利用种种借口,要求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

银行⑤,以便更有效地争夺中国的权益。美国在整个 19世纪虽然

还没有银行进入中国,但对借款的争夺,却表现相当突出, 80年代

的米建威计划就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例子。⑥ 进入 90年代以后,活

动更加积极。在 1898年一年之中,美意比等国财团都有争取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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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企图,荷兰公使则亲自出面要求与中国政府达成一项 400

万英镑的借款交易。①

当然,最大的争夺,存在于英、德与俄、法之间。俄国“不让英国

扩大它在中国的影响”②,英国则要俄国“把手拿开”③,针锋相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联盟之间就不存在矛盾。汇丰银行被公认为

“和德国的利益无时无地不联系在一起”,甚至简直“成了一家德国

银行”。④可是,英国在联合德国之时,也时刻用妒忌的眼光注视着

德国。当第二次英德借款签订之后,汇丰银行的熙礼尔就意识到

“德国人简直就是骑在我们的背上,利用我们的资本和支援去开发

他们在山东的大片腹地”。“结果是我们提供钱财让德国人去花

费”。⑤反过来,德国人的情绪也是一样。在英国和沙俄争夺山海关

内外铁路修建权的过程中,当汇丰银行企图拉拢德国一同贷款时,

却遭到德华银行的拒绝。“站在德华后面的银行团,在俄国有着投

资的利益,他们不愿卷入英俄势力范围的争吵中去。”⑥ 同样,法国

在与俄国联盟之时,又时刻警惕着俄国独吞借款的权益。它一再宣

称:巴黎的金融市场是谁也代替不了的。⑦ 这当然是说给英国和德

国听的,但是,俄国也得留神,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借款权益的争夺,既包括借款的本身,更包括铁路、矿山、口岸

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几乎所有的外国借款,都附加了许多侵犯中国

主权的苛刻条件,这是人所共知的。在第二次英德借款中,英国驻

华公使窦纳乐大明大白地向总理衙门提出的借款条件是: 中国开

·76·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H era ld , 1898年 5月 9日,第 784页。
F. H. H. King前揭书,第 2卷, 1988年,第 305页。

L o H ui- M in, T he Corresp ond ence of G. E. M orrison, I. 1895—1912 (Cam bridge:

Cam bridge U niversity P ress, 1976) , p. 110.

F. H. H. King, T he H istorty of the H ong K ong and S hang ha i B ank ing Corp ora2
tion (Cam bridge: Cam bridge U niversity P ress, 1987) ,V o l. 1, p. 26.

H era ld , 1898年 1月 21日,第 90页。

P. Jo seph, F oreig n D ip lom acy in Ch ina, 1894- 1900 (L ondon: Geo rge A llen & U n2
w in L td. , 1928) , p. 190.

H era ld , 1898年 6月 6日,第 977页; 2月 14日,第 215页。



放包括大连、南宁在内的三个口岸,修建通过云南的中缅铁路以及

长江流域不得让与其它列强。① 矛头直指俄法。针锋相对,以道胜

银行出面的俄国借款,则无一不包括对英国权益的侵犯。俄国甚至

公开要求中国政府撤换中国铁路的所有英国员工,由俄国人来替

代。② 以铁路借款为中心的势力范围的争夺,是 1900年以后列强

瓜分中国阴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在 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

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竞争,已经是相当激烈,高潮迭起。所有这方

面的活动,我们在下面还要专门叙述,这里只拿和借款本身密切相

关的一项权益——中国海关行政权的争夺,作为一个典型例证,略

加叙述,以概其余。

从中国的第一笔外债开始,中国的海关税收就成为中国政府

对外借款的抵押品。③ 因此,列强争夺中国的借款权必然联带牵涉

到掌管海关洋税的总税务司职位的争夺。由于总税务司的大权从

一开始就掌握在英国手中,因此这一争夺就表现为英国与其他列

强之间独占与反独占、排斥与反排斥的斗争,这一斗争到甲午以后

开始激烈化。

还在俄法借款的签订过程中,把持中国海关的英籍总税务司

赫德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俄法“这一次金融上的成功,将

给新同盟以巨大的利益,而我们的、特别是海关总税务司的利益,

将受到损害”,因为他们将因此而得到“对海关的充分控制权”。④

俄法借款签订之后一个月,赫德又说:“我们已经被排挤在一边了。

俄法现在可以随心所欲。俄国已提出共同分享管理海关的权利,这

是企图控制海关的楔子,只要我一走,他们必定立刻下手。”⑤

在这以后不过半年,英国与德国联合取得了 1600万英镑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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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英德借款。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笔借款的取得,赫德起了

关键的作用。赫德之所以这样卖力,就是因为不促成这一着,他的

日子就不好过。而他的处境,也就是英国的处境。

1898年的第二次英德借款,包含着一个同样的过程。当第一

次英德借款签订以后,赫德就预见到一个“可怖的时刻”。他对汇丰

银行经理说: 法国和俄国“不但要控制海关, 而且要控制整个中

国”。①果然, 此后不久, 被赫德视为“小歹徒”的法国公使施阿兰

(A. Gérard)又提出要求:在中国海关内派法国代表和赫德平起平

坐。②一年以后,进一步“发誓”要在赫德离开海关两个星期之内组

成一个混合委员会,接替赫德。③ 所有这些对赫德说来,当然是“可

怖”的。恐怖的威胁,也来自法国的同盟者。在英德第二次借款临

近签订之时,沙皇俄国还向清朝政府提出一个优惠的借款机会,然

而条件之一是总税司一旦出缺,必须指定一个俄国人接任。④

因此,在英德第二次借款的签订过程中,又出现了与第一次借

款同样的针锋相对。当俄国要求接任出缺的总税务司时,英国公使

窦纳乐就照会清朝政府,以英国对华贸易超过其他国家为借口,坚

持总税务司非英国人莫属。⑤ 在借款合同中,又规定“此次借款未

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⑥ 也就是说,

借款一天未还清,总税务司的职位,就不能离开英国人的掌握。窦

纳乐的亲自出马, 受到经手贷款的汇丰银行老板嘉谟伦 ( E.

Cam eron)的高度称赞。宣称“除非英国政府出面援之以手,否则俄

国的安排就会以中国成为俄国的一省和海关从英国手中滑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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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而告终”。①

作为英国伙伴的德国,在海关税务司的问题上,也另有打算。

早在第一次英德借款的前一年,德国就有过和俄法联合把英国势

力排挤出海关的企图。 1895 年 5 月赫德的亲信金登干 (J. D.

Campbell)从伦敦发来密电说:“德国正在力图使自己成为局势的

主宰,拟与俄法一同控制海关,排挤现在的当局,包括你自己在内。

安置他们本国人为联合管理人,从而获取一切特殊商业利益和铁

路特权等等,完全挤掉英国的市场。德国驻北京公使正在费尽一切

心机来夺取这些。”② 赫德虽然断言“英国人并不像俄、德、法所想

象的那样会轻易地被人撵走”③,但一直到英德第一次借款拍板成

交的前两天,他还在怀疑德国和俄国的勾结会对他的地位产生的

危害。④赫德的怀疑,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将近两年以后,他从金登

干那里得到了证实。金登干对他说:俄法政府不但当时正在对中国

施加压力,“用俄国人继您充任总税务司”,而且“在两年以前,俄、

法两国在德国支持下曾通知总理衙门: 三国政府认为您留任非常

不适宜,要求撤换”。⑤

在 1898年的英德续借款中,两国的协同一致,似乎占了上风。

在合同签订以后,赫德欣然说道:“正式合同已签字,俄国人无可奈

何”,法国人也只能“暗图报复”。不但海关税的征收权安然无恙,而

且“作为借款担保的厘金”也“由海关代征”。⑥ 然而即使这样,英德

之间也并非始终风平浪静。就在合同签订之前一个月,德国还在同

时进行两方面的活动: 一方面在伦敦与汇丰银行接洽, 一方面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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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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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京开始借款谈判,由德国出钱,俄国间接担保”。① 德国之所

以这样两面三刀,对海关总税务司职权的觊觎,自然是一个很起作

用的砝码。

当然,赫德要提防的,既不止于俄法,也不限于德国。美国、日

本都是他所要警惕的竞争者。当 1895年俄、法借款还在进行之际,

他就提醒汇丰银行注意美国,说美国和德、法都在活动。② 和美国

比较,日本更加露骨。当 1898年日本把福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以后,它立即向赫德要求厦门海关税务司的职位。③

由此可见, 90 年代开始的俄、法、英、德四国银行所进行的三

次财政借款活动,正式揭开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经济权益的一页。

在你来我往令人眼花缭乱的相互争夺中,英国的传统地位,虽然受

到挑战,但并未彻底动摇。作为英国资本主角的汇丰银行,此时仍

然能以“与中国有特殊联系,能为人所不能为”④来炫耀自己。这种

声势,不但它的对手俄、法以及美、日能感受到,就是它的伙伴德国

也甘拜下风,不得不承认汇丰银行的“雄厚资本实力和出色的信息

功能在北京居于统治的地位”⑤,甘心让它扮演主角。至于其在投

资对象的中国,则声势更加显赫。80年代初,汇丰势力伸向天津,

作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成为汇丰资本的第一个光顾对象。尽管李

鸿章在俄、德与英国之间有时有所动摇,但汇丰仍然不失为他的重

要靠山,他对汇丰银行为中国政府提供的“服务”给予了最高的评

价, 认为正是这种服务精神把汇丰银行提高到“在远东的领袖地

位”。⑥ 这当然不仅指传统的商业金融市场中的优势,而是指一种

新的优势,即以资本输出为特征的资本市场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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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铁路借款的初潮

　　与财政借款并列的,是以划分势力范围为核心的铁路借款。和

财政借款一样,这里也孕育着激烈的争夺。

关于铁路的修建和势力范围的划分,后人有过不少论述。由于

审视角度不同,色彩各异。今天回顾,反倒不如引用当年当事人的

陈述,直接了当。1898年 11月 27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写的一

份内部报告,要算得是最简明扼要而又完整全面的一个。因此直接

翻译这篇报告,比用后来人写的长篇大论要经济实惠得多。

窦纳乐的报告分两个部分:一是英国的部分,一是英国以外的

部分。他先述英国以外的部分,后写英国的部分。这也许是适应他

所上报的对象的需要。然而,事隔百年,实事求是,今天还是以先述

英国部分为好。因为在这方面,英国的锐气,虽然不及某些后起的

国家,但是英国的实力,在当时仍居于领先的地位。

报告中的英国部分是这样说的。①

(一)山西省　福公司 (Pek ing Syndicate)已经获得

了“盂县、平定州、潞安府②、泽州府和平阳府所属各县的

煤铁以及全省各地发现的石油的独家开采权”。

根据他们签订的章程,福公司还有权“添造分支铁路

接至干路或水路,以利晋煤外运”。

这意味着官方承认公司有权修建铁路连接矿区与湖

北襄阳,这一最接近长江航线的口岸。

这就意味着 250英里铁路。

对于这一特许权的价值,不妨引一段中国地质大权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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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李奇霍芬男爵的陈述。他说:“相对于它的面积而言,山

西也许是最大的,同时也是地球上最容易开采的一个矿

区,而炼铁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

(二)河南省　福公司在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也取

得和在山西一样的权利。

(三)直隶省　汇丰银行正在为北京到天津以至山海

关、牛庄的华北铁路的兴建筹集资金和提供管理。

这一线的总长为 500 英里,其中 300 英里对客货运

输完全开放。

(四)汇丰银行还取得朝阳南票煤矿一半的开采权。

根据专家意见,这些煤矿含有华北最优质和最丰富

的煤层,它们还具有接近铁路和海口的巨大优势。

(五)直隶和江苏省　总理衙门已正式承诺天津至镇

江的铁路交由英德辛迪加修建。英国一方由怡和洋行和

汇丰银行代表。

这条干线长 600 英里,沿线人口密度超过比利时修

建的芦汉铁路,因此定能在竞争中取得成功。

(六)江苏省　由怡和、汇丰代表的英国辛迪加已经

获得了沪宁铁路的筹资和兴建的特许权。

这条铁路的预期盈利, 谁也比不上。它的长度为

170—180英里。

(七)江苏、安徽和河南省　上述辛迪加也取得了扩

展沪宁线、由南京对岸的浦口延伸到河南信阳的权利。其

距离为 270英里。

(八)江苏和浙江省　上述辛迪加还获得兴建苏州至

杭州一线铁路并且可能扩展至宁波的权利。这一条铁路

长 200余英里,沿线人口稠密。

以上三条铁路,都在长江地区以内。

(九)浙江省　福公司在此处还获得与在山西、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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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采矿权。

(十)广东省　怡和辛迪加已经取得修建广九铁路的

权利。该线长近 100英里。

(十一)湖北、江西和广东省　今年五月,一家美国辛

迪加为兴建粤汉铁路拟定了一个草约。现在正为与上述

广九铁路合并,由一家英、美公司经营进行协商。这条铁

路全长达 1000英里。

(十二)云南、贵州和四川省　扩展缅甸的铁路系统

于中国长江地区的权利,已得到中国的允许。这就使一条

全长 700英里的铁路有可能兴建。

以上是窦纳乐对他的国家在中国的活动的自我表述。至于英

国以外的西方各国的活动,报告是这样写的①:

俄国

(一) ②1896年俄国取得了满州铁路的特权。如所周知,这

是对它帮助归还辽东给中国所得的报偿。

这条铁路在石勒喀河上的斯列登斯克开始从西伯利亚铁

路主干线穿过额尔衮河和兴安岭,途经伯都讷到达吉林。从斯

列登斯克到海参崴,全长估计约 1400英里,其中大约有 1000

英里通过中国境内。

这一特许权是纯粹战略性的。铁路通过地区虽然有潜在

的富力,但大部分地带现在以至长远的未来,人口稀少。因此

它在最近的将来肯定不会有赢利的希望。

(二) 1898 年 3 月签订的旅顺条约③,使俄国得以自上述

铁路至旅顺口或大连湾修建一条支线。

这条铁路全长大约 40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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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业上看,这条支线比上述特许的铁路更有价值。

(三)道胜银行已经签订合同①,修建一条支线铁路,以联

结太原府和芦汉线附近的正定,全长近 130英里。

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未能为此线筹集所需资本,因此我认

为最后很可能由一家英、俄辛迪加共同修建。

我现在正为此作出安排。

法国

法国握有三条铁路的修建权利,但仅限于权利的取得,还

没有实际行动。

(一)从东京[河内 ]沿红河以至云南府,约 200英里。

法国铁路界人士的印象是,一条通向云南的铁路,将会入

不敷出。如果扩充东京铁路系统确有重要意图,那也只是作为

通向四川的一块垫脚石。然而从云南向长江修建铁路的任何

企图,都会被所有外国在华中地区的商人视为一项商业计划

而加以反对。

(二)谅山—龙州—南宁铁路,全长大约 100英里。

(另一向法国开放的替代路线是通向百色而不趋向南宁)

这一修建权已经取得中国的让予。但是在东京的法国人

越来越认为这条铁路不但不能把西江的水上运输吸引到铁路

上来,而且会为西江水运增添新的供应。

(三)计划中的北海至南宁线,全长 120英里。

东京的报纸已经指出: 这条铁路对英国贸易比对法国贸

易更为有利。因此,我认为法国人绝对不会修这条铁路。

德国

(一)胶州—沂州—济南线　全长 420英里。这条铁路还

没有动手修建,原因是商业上无利可图。

(二)天津—镇江线　将由一家英德公司修建 (见英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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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权利第五项)。

比利时

芦汉或称京汉铁路已为一法、比辛迪加获得修建权。这一

条主干线长约 650—700英里,由北向南,贯穿直隶、河南和湖

北三省。

这条铁路是张之洞提出的一项旧方案。他反对修建于沿

海地区,因为“这样会给外敌的入侵带来方便”。

从商业上考虑,它的前景不如天津—镇江铁路好。

美国

美国目前唯一感兴趣的主干线是汉口至广州的铁路 (见

英国所获权利第十一项)。

以上是窦纳乐为我们勾划出的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在争夺路

权方面划分势力范围的一幅蓝图。根据窦纳乐的匡算,到 1898年

11月止,各国取得铁路修建的让予,共达 6420英里,其中英、俄是

两个大户,各占 44%和 24%。各国所占的份额,如下表所示。①

国别 铁路里程 (英里) 份额 (% )

英

俄

德

比

法

美

2800

1530

720

650

420

300

43. 6

23. 8

11. 2

10. 1

6. 6

4. 7

合计 6420 100. 0

根据他所叙述的事实和引证的数据, 窦纳乐在报告中说道:

“我们不认为英国已屈居第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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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进一步就外国在华银行与铁路借款和铁路修建的关

系略加分析。

在窦纳乐的上述报告中,多次启用了辛迪加 (Syndicate)这个

名词。外国辛迪加之出现于 19世纪后期的中国,特别是涉及到路

矿两个方面,可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拿窦纳乐自己的国家来说,

在 1897—1898 三年当中, 至少出现了四个辛迪加。它们分别是

1897年的北京辛迪加 (Pek ing Syndicate)、1898 年的中英公司①

(B rit ish and Ch inese Co rpo ra t ion)、1899 年的扬子江流域辛迪加

(Yangtze V alley Syndicate)和扬子江上游辛迪加 (U pper Yangtze

V alley Syndicate)。②这些辛迪加,有的仍被人称为公司,如北京辛

迪加,就是通称的福公司。有的名为公司,实是辛迪加,如中英公司

实际上是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的联合体,有时径自称为辛迪加。③

英国如此,其他各国莫不皆然,各有自己的辛迪加。除了一国独营

之外,还有多国合办的辛迪加。花样繁多,不胜枚举。

这些以企业联合形式出现的,以银行和洋行为主体的辛迪加,

终 19世纪之世,虽然手中还没有捞到多少实惠,但他们的活动,却

表现出了惊人的胃口。就拿英国来说,由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两家

一手导演出台的英国辛迪加——中英公司,从 1898年 5月始建到

1904 年 1 月最后定型,五年多一点的时间,经过一系列的联营合

并,不但把几乎所有的有关英国在华的辛迪加统一于它的旗帜之

下, 而且把法国、比利时的相关银行和企业也拉了进来。④ 它在

1899年一年之间,为自己提出了以下七项任务⑤:

1、发行 230万英镑的借款,以修建关内外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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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F. H. H. King前揭书,第 2卷,第 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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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南票煤矿的办矿合同;

3、沪宁铁路的测量;

4、广九铁路测量和修建权的初步协议;

5、浦信铁路修建的协商;

6、商议参加美国合兴公司 (Am erican Ch ina D evelopm en t

Company)对粤汉铁路的修建;

7、与德华银行 (D eu tsch - A sia t ische Bank)达成联合修建津

镇铁路的协议。

这七项任务囊括了窦纳乐上述报告中英国在华铁路权益的主

要部分,其中第一项任务是完全实现了的。① 然而,这个作为“周转

和推动英国在华企业最有希望的征候”② 的中英公司,在它成立之

初,额定资本不过 25万英镑,而实付资本,仅及 1. 25万英镑,不过

额定的 5% , 这么小的资本而有那么大的口气, 并且已经承担了

230 万英镑债券的发行和铁路的修建,奥秘就在于它的后面有汇

丰和怡和两大实力雄厚的支柱。就汇丰银行而言,中英公司所有资

本、证券的发行,除了另有规定以外,一律由汇丰经手。③ 正如当时

英国驻华公司朱尔典 (J. N. Jo rdan)所说的那样,“中英公司不过

是汇丰银行的外号”④。

然而,实际上担任主角的汇丰银行,名义上却扮演着经纪人的

角色。它把所有对中国铁路借款交给中英公司出面主持,自己不过

代理发行,收取佣金。正是这种代理,中英公司的步调才按着汇丰

银行的节拍。作为汇丰银行的代表担任公司首届董事的嘉谟伦在

它成立之前一个月就预言公司将成为一个“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

强大辛迪加”⑤,这充分显示了中英公司后台的实力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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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19 世纪末叶在中国活动的外国辛迪加,并不都是和英

国一模一样。为修建中东铁路而筹办、以道胜银行为金融枢纽的辛

迪加,就具有浓厚的沙俄政府的特色。单纯从形式上看,他们也有

一致的地方。例如汇丰以华中铁路为主搞了一个中英公司,道胜为

东北铁路也搞了一个东省铁路公司。然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的确

有很大的差别。如果说,汇丰银行和中英公司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是表里不一,名实不符,那么道胜银行的作用及其与东省铁路公司

的关系,却表现在它们的表里一致上。从一开始道胜银行就是以执

行沙俄政府的所谓“铁路征服政策”而成立的,或者更明确地说,它

是“铁路和银行的征服的开始”。①所有这些, 他们都是直言不讳

的。在横贯东北北部的中东铁路方面,它公开正面提出:“所有建

造、经理一切事宜派委华俄道胜银行承办”。所有“公司章程,应照

俄国铁路公司成规一律办理”。“所有股票,只准华、俄商民购买”,

别国不得染指。② 其后在贯穿东北南部的南满支线铁路上,也明白

规定所有前此“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

续枝路确切照行”③。直说明言,一包到底,而汇丰则多少使用了一

点障眼法。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

其次,道胜是一个有名的多国金融机构。④它不仅是多公司联

合的辛迪加,而且是多国公司联合的辛迪加。它有法国的资本、比

国的资本,甚至还有它的对手德国的资本参加。在中国,则以中俄

合办的名义出现。但是不管法、比、德的资本有多少,也不管中俄合

办的可信程度如何,对银行的存在和发展而言,沙俄政府的支持是

首要的。这一点,他们也直言不讳。从成立之日起,道胜银行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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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彼得堡内阁的完全控制之下”,成为“俄国政府之最方便的工

具”。①这与汇丰又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汇丰从一开始,就是由当时

在华的一些外国洋行发起组织的,因此,汇丰一直强调它的国际

性。尽管汇丰银行代表着英国在华的利益,执行英国的对华政策,

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然而汇丰的当局的确不承认这一点,它一直

以它的成立背景强调它的独立商业经营和公平的商业竞争。明明

是受政府的保护,却否认这种保护,明明是争夺在中国的独占垄

断,却要求废除这种独占和垄断。这也是一 种障眼法。平心而论,

这种手法是道胜银行所不可企及的。

当然,道胜的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当沙俄在东北的铁路权

益得到充分的满足,又把势力伸向关内、伸向英国活动范围的山西

时,“一包到底”的作风,就有所收敛。从激烈的争夺到暂时的妥协,

就突出在人们的面前。当双方对在山西经营路矿的范围作了彼此

都能接受的界定以后,他们在 1898年 4月 26日签订的《关于山西

路矿范围合同》就不那么火气十足,而是显示出相当礼貌的气氛。

结束合同的是这样漂亮的辞句:“福公司与华俄道胜银行彼此同

意,在山西,各在其范围内融洽合作,并在可能时互相支援。”②

这种争夺与妥协的交替使用,不但存在于英、俄之间,同样存

在于德、法、美、日之间以及他们与英、俄相互之间。逐一叙述它们

在争夺铁路权益方面的矛盾,非本文的篇幅所宜有。我们在上面只

是从外国在华银行的角度,拿汇丰、道胜两家银行作一个对比,从

中看出外国银行在帝国主义争夺中国铁路权益、划分势力范围中

的作用。

尽管这里已经包含着一场激烈的较量,但是一直到 19世纪终

了,它只能说是刚刚开头。高潮还在后面。就拿汇丰来说,它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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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大英帝国,的确没有“屈居第二”。它自己也组织了铁路辛迪

加,当了中英公司的后台。尽管如此,终 19世纪之世,它所捞到的

铁路借款,真正够得上水平的,只有 1898年的关内外铁路借款一

项。然而,这笔借款金额,一共不过 230万英镑,只及前两年中它与

德华银行共同向清朝政府举贷的两次财政借款 3200万英镑的一

个零头。而且这只是中英公司为自己规定的七项任务中的第一项,

其他六项,在 19世纪结束以前,还提不上日程。显然,这只是一个

初潮。正戏要到 20世纪才拉开帷幕。

三、企业投资的兴起

90年代外国在华银行投资活动的加强,还表现在它对在华外

国企业乃至中国自有企业长期资金的投放和短期资金的融通上

面。

首先,和铁路借款连在一起的矿场开采,这是帝国主义在华的

一项主要企业投资。上面刚刚提到的关内外铁路借款之中,就包括

了朝阳南票煤矿的所谓中英合办。签订 1898年南票矿务合同的,

一方是中国督办津榆铁路大臣胡　芬,一方是汇丰银行自己并代

怡和洋行经理的中英公司。① 此外如福公司之于山西、沙俄之于东

北、德国之于山东,都是路矿连在一起的。事实上,外国资本之觊觎

中国矿场,早在 19世纪的 60年代就已公开提出要求。② 中国自办

成功的第一家现代煤矿——台湾基隆煤矿,也曾有过外国资本企

图染指其中的尝试。③ 不过,总的看来,在 19世纪终了之前,外国

资本、特别是外国银行资本之于中国矿山,眼睛虽早已盯住,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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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还没有拿到。

但是,在矿山之外,又是一番情景。包括银行资本在内的外国

资本对在华中外企业的投资,范围之广,却颇有可观。

如所周知,在外国银行大规模进入中国之际,西方国家已经在

中国通商口岸设立了一系列为商品运输服务的保险、航运、码头、

堆栈和船坞公司以及加工出口商品的制造工厂。在通商口岸的租

界中,还出现了一套供水、发电和煤气制造的公用事业。配合这些

企业发展的需要,为它们代理股份征集,资金融通以至直接入股,

很自然地成为外国银行的一项重要业务。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材

料来看,这方面的活动,至迟在 60年代,就逐渐趋于活跃。

在保险业中, 英国的丽如银行 (O rien ta l Bank)和利生银行

(Bank of H indu stan, Ch ina & Japan L td. )在 1866年以前就握有

当时最大一家外籍保险公司——保家行 (N o rth Ch ina In su rance

Company)的股票。① 在资本为 200万元的泰安火险行 (Ch ina F ire

In su rance)中, 丽如银行和有利银行 (Chartered M ercan t ile Bank

of India,L ondon & Ch ina)先后都参加过投资,而有利银行的爱德

华·奥瑟 (Edw ard A rthu r)在 70 年代初期还担任过它的董事。②

另一家资本 150万元的大保险行香港维多利亚火险公司 (V icto ria

F ire In su rance Co. )在 70 年代初期, 同时与法兰西银行 (Comp2
to ir d’E scomp te de Paris)和汇丰银行发生关系,前者担任公司的

董事,后者担任公司的代理银行。③ 而汇丰银行在 80年代中,又和

怡和洋行的广东保险公司 (Can ton In su rance O ffice)发生代理关

系④,进入 90年代以后,这种关系面进一步扩大。90年代初,香港

火烛保险公司 (T he Hongkong F ire In su rance Co. )继之与汇丰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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